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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表明，植根(家）于农村的流动民工，正像他们曾把血缘地缘关系带入乡镇企业一样，他

们也将这种关系网络扩展到城市。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中，一个重要的理论推论就是，亲缘地缘的

社会网络是乡土社会的产物和社会理性化过程的障碍。我在研究乡镇企业时就曾发现，农民在脱离

土地、创办企业的过程中，他们的家庭伦理规范也随他们一起移置入乡镇企业，这并不是因为他们

缺乏现代的组织观念和经济理性，而是因为家庭伦理规范成为乡镇企业节约组织成本和监督成本的

有效手段，尽管这是一种非常“传统”的方法，但事实上却成为乡镇企业的一种“社会资源”和降

低成本的途径。这次关于流动民工的调查再次证实，农民在“离土离乡”的社会流动中，其信息来

源、找到工作的方式、进城工作的行为方式以及在城市中的交往方式，都更多地依赖以亲缘地缘为

纽结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且，这种依赖相对于他们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来说，是一种非常理性的行

为选择，与他们期望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更舒适的生活的功利性目标完全是一致的。   

  流动民工在职业变动和社会流动的迁移中对亲缘地缘关系的依赖，似乎与社会资源（信息渠

道、职业位置等等）的市场化程度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广东、浙江等地的民

工调查以及全国性的调查也显示出类似的依赖性，甚至香港和海外华人企业也都显示了“企业家庭

主义”的特征。我的设想是，流动民工的这种依赖性，正像在乡镇企业是出于节约组织成本和监督

成本的考虑，在他们则是出于节约流动成本和交易成本的考虑，尽管这种考虑可能是不自觉的和本

能的。遗憾的是，这次调查中没有调查流动民工的流动费用，因而没有计量的数据证明，与较依赖

亲缘地缘关系的民工相比，较不依赖的民工的流动成本是否更高。此外，我们还不清楚，这种依赖

性究竟是属于乡土社会文化特征还是华人社会文化特征（亦乎东方社会文化特征？），而一旦进入

对文化模式的考察，就是一个很哲学化的论题了，不是一般的统计分析所能够说清楚的。   

  民工在从乡村到城市、从农民到非农产业职工的流动中，其收入水平和经济地位得到显著提

高，总体上的经济地位目前属于家乡社会的中等偏上阶层、同时属于所在城市社会的中等偏下阶

层。但其总体的社会地位没有发生与其经济地位相应的明显变化，社会身分没有明显的改变，这主

要是由于受户籍身分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各种福利待遇的影响。民工进入城市以后，较多地聚集在一

些迅速发展的劳动密集经济部门（如建筑业），但看不出他们随后继续向城市现代经济部门转移的

趋势。与城市职工相比，民工创造的利润更多地转化为企业利润，较少地转化为他们自身的福利待

遇，因而以民工为主体的企业，在同样的劳动密集企业中，往往生产成本较低，资本积累能力较

强。流动民工经过职业分化，实际上已经完全分属于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即占有相当生产资本并

雇用他人的业主、占有少量资本的自我雇用的个体工商业者和完全依赖打工的受薪者。这种分化，

有的是在进城以前就形成的，有的是在进城后新出现的。民工中的业主的创业过程，最普遍的就是

通过餐饮服务业起家。业主的经济社会地位比一般的进城打工者要高得多，他们中有更多的人认为

自己属于城市中等偏上阶层。从这次调查获得的的资料中，我们难以证实，业主的发家在多大程度

上依赖先赋因素（ascription factor)和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创业的努力(achievement factor)。但

有一点是明显的，就是资本规模的大小，与他们可利用的社会资源的多少呈正相关，越是收入高和

财富占有量大的人，其社会经济地位晋升的机会也就越多。   

  从流动民工的发展前景来看，由于民工进入的城市经济部门大都是劳动力出现结构性紧缺的部

门，经济的快速发展仍然在推动着这些部门的规模扩展，而且工农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城乡之间的

生活环境差距都不是在短期内可以消除甚至缩小的，因此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流动民工向城市的

涌入仍然呈一种发展的趋势。从这次调查的情况看，流动民工对自身的发展持乐观的态度，他们的

进入城市并不是一种权宜之计的短期打算，在被问道打算在城市停留的时间时，约有一半的人（占



49.4％）认为“只要能挣钱、越长越好”，39.8％的人认为“视情况而定”，想“挣了一笔钱就回

家”和只是“季节性打工”的分别只占5.5％和5.3％。即便是在形势迫使其返回家乡时，也仍然有

37.2％的民工认为只要城里挣钱多就尽最大可能留在城市，17.9％的民工准备先回去，但一有机会

马上出来打工，16.5％的民工准备随大流。但是，潜在的不利前景也是存在的，这次调查的流动民

工的平均年龄只有26岁，多数是在吃“青春体力饭”，在劳动力市场上并不具有长远的竞争实力，

一旦过了青春年龄或随着产业升级造成劳动密集部门劳力饱和，他们的就业机会就会减少，工作也

会受到裁员的威胁。另外，经济的发展总是有高潮和低落的时期，一旦增长速度减缓、经济紧缩，

他们的处境也会比较困难。然而，从城市管理的角度看，很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长远的观点，要有把

他们纳入城市管理体系并最终把他们转化为市民的计划和打算。为此，一方面要在流动民工的城市

分布上实行控制，使流动民工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得到分流，另一方面是在城市给予具有稳定就业

的民工一个合法并且合理的身分，使他们能够融入城市社会关系网络，在城市中安居乐业，把城市

当作他们的家。当然，从更长远来考虑，应当通过大力发展农村来缩小城乡差距，通过利益驱动促

使人口出现城乡之间的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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